
48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4)2021,2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1 　户县农民画的发展溯源
农民画是中国农村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用于表达宗教

理想与生活情感的艺术品。得益于古城西安厚重的历史文明，
南接秦岭、北依渭水， 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民风形成户县
独特的人文环境。在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浓郁的时代
性、地域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1发展萌芽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农民对于田间地头的无限情愫，以纸

张记载、墙头作画的形式成为生活记录的凭证。1956 年 9 月，
户县成立了第一个美术领导小组，开展美化黑板报、办专栏、
出画报等活动，为“户县农民画”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户县农民画”开始在艺术领域中展露头角。
1.2蜕变转型期
由于“大跃进”时期的特殊性，户县农民画卷入了“大

画壁画，大写标语”的浪潮中，为后期户县农民画持之以恒
的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户县农民画的第一批作品在西安美专
展出后，在政府重视、美专教师持之以恒的辅导下，户县农
民画在1961年作为一个新的画种而诞生，并带动全国第二个农
民画高潮。

1.3多元发展期
上世纪 8 0 年代后，“户县农民画”不断创新、升华，逐

步走出户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
农民画乡之一，也被视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1988 年，
户县位于国家文化部第一批正式命名的57个“中国现代民间画
乡”的榜首。使得新时期的户县农民画以新的姿态站在了全国
行列。90 年代中期至今，户县农民画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文
化价值而蓬勃发展。

2 　乡土文化中的媒介记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文化是指在乡村

社会中，经过长期生产生活积淀而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思维习
惯与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种区别于城市文化的类型。”

2.1乡土文化的特殊性
地缘社会长久形成的风俗、礼仪、建筑等符号，共同融

汇成为乡土情感与凝聚力的场域。乡土文化记录着乡村社会发
展变迁的历史脉络，涵盖了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是农民生
产与生活的表达。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类型，乡土文化中很多
内容虽有共通性，但又独具特色。

2.1.1 乡土文化具有稳定的“亲和力”
黄土地对于中国人而言，素来有着融于骨髓的亲和关系。

可谓“取资于土地”，“世代定居为常态”。长久以来，依
靠农业耕作谋生的集体劳作方式与家族世代群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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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保有完整原貌。作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纽带，地缘与血缘作为
维系家族与宗教的权力与身份象征，亲属、亲子、长幼和尊
卑等都是“亲和力”的代表。

2.1.2 乡土文化拥有伦理的“继承性”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血缘关系流动中相

应继承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血缘与地缘相互催生出清晰的代
际传承使命，从地域实体、固有财产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乡土社
会皆完整保留着传统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差序格局，成为成员恪守
伦理道德的准绳与标尺，极大区别于现代都市中的业缘社会。

2.2作为“存储器”的媒介记忆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的诞生，负载着运输与

仪式的使命感。个体记忆的容量并不能适配日益更新的变化，而
媒介记忆则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契合了这一需求，使人类的个
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得到无限延伸，获得妥善储存。媒介记忆是以
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
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2.2.1媒介记忆具有实体性
物质实体是媒介记忆得以存在的首要因素。媒介具有留

存、记载和传递的功能，各项精神文化也通过物质载体继续有
效依附与传承。扬·阿斯曼认为，记忆不会只依托于历史文
本存在，还存在各种其他媒介中，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
遗迹等。人类世代生存的空间内，代际更换见证、保存了丰
富的建筑记忆、文化记忆、宗族记忆等多方面，通过回顾与
挖掘，不断丰富历史厚度。

2.2.2媒介记忆具有集体性
媒介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活动，媒介是集体互动的桥梁和

纽带，也是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哈布瓦赫
认为，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
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媒介记忆使得群体内部交流范围被
扩大，关于特定事物的记忆打破隔阂，激活关于历史的记忆与
凝聚共同存在的情感。

2.2.3媒介记忆具有事实性
媒介记忆总是同具体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

现实存在感。邵鹏认为，“媒介既是记忆的载体，也是记忆的主
体。”作为记忆的载体，媒介必须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忆事实；
作为记忆的主体，媒介必须既是记忆的主导者、承担者、呈现者
和传播者，又是记忆的守护者、捍卫者和革新者。这正是人类历
史发展、文明传承的基础和条件。

2.2.4媒介记忆具有选择性
受多方面影响，人们难免会有选择地强化或淡化某些事实

的记忆，从而造成主观选择、碎片堆砌和内容迷失等方面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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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观选择，是指人类记忆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记忆偏好中
对客观事实进行删减，对于美好或恐惧的记忆留存尤其深刻，
造成部分记忆出现空白现象。碎片堆砌，是指由于时间久远或
其他干扰，使得记忆内容被割裂，造成部分事实的失真。内
容迷失，指相类似的事件遭到场景或细节的拼凑，时空秩序与
记忆思维得到乱序匹配。

3 　媒介记忆中的户县农民画发展
在传统“差序格局”铸就的三秦大地，户县以其独特的

人文与风俗，滋养了艺术的土壤。由于技术原因和代际更换，
口述史与文字书籍远不能体现历史原貌，媒介的出现，赋予了
中介化的存储平台。无论是对过去的书写，抑或是对先进的记
录，户县农民画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形态，完整了三秦大地的
历史记忆。

3.1作为身份认同的三秦记忆
户县，史上十三个王朝的京畿之地，深受古都悠久文明的浸

润，成就了“画乡”之美名。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在这
片文化深厚的艺术沃土上，户县农民画家用生动的色彩和大胆的
创作天赋，不断记录着三秦大地的历史变迁，同时，也通过代际
传承来制造身份认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想
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内部“平等的社群”（community）。因
此，即使古代中国的伦理秩序中，存在不平等和剥削的负面可能
严重到了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民族也总是被想象为一个
上下融合、消除了阶层区分的同伴关系。”

3.2作为风俗原貌的文化书写
鄠邑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受到关中平原独特的自然

环境影响，千百年来积累了醇厚的婚俗嫁娶、殡葬礼数，在
“八百里秦川”的广袤地区中，天地、田野、山川、稻谷，
乃至村里的一草一木，骡马牛羊，鸡鸭散步，童趣嬉戏等都
成为农民画家的笔下鲜活的题材。时代变迁中户县农民画，内
容不断更新，构想也逐渐拓展至国家政策与新近风尚的表达，
如计划生育，尊老爱幼、社会美德、爱护环境等。不仅丰富
了农耕生活，也创造出了雅俗共赏的新的艺术形式。

3.3作为遗产传承的中介容器
传播学者伊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偏向，纸张作为

传播媒介更有利于场域流布。书写内容的承载，弥补了口语传
播中无法记录的弊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地
域限制，极大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多区域、多群体。
此外，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发展，更是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多

面向的选择，无形中促进了农民画技艺的传承与传播，也成为
北方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记忆容器。

3.4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胶片
作为乡土文化的“软实力”与陕西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

户县农民画作为传承文明的媒介，在产生、发展与延续过程
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特色。从发行 1974 特种邮票，入选公
益广告，作为宣传标语，甚至载入新媒体史册，出现了以农
民画作品为基础而衍生的表情包与短视频，户县农民画不仅适
应了社交媒体时代下的网络特性与传播规律，更是开创了乡土
文化符号传播的新路径。

4　结语
媒介作为人类探索客观世界的重要连通中介，是传播的以

产生的核心关键。而“记忆”作为内容传播过程中承载、形
塑社会成员认知与行动的重要呈现容器。乡土文化以其“软实
力”的身份标识，也逐渐成为现阶段陕西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
议题。“户县农民画”七十年的波澜壮阔，已经成为“三秦
大地”民俗与乡土文化中重要组成和特殊语汇。在社交性媒体
平台，以农民画作品衍生的表情包成为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对话交
流符号，为户县农民画乃至乡土文化成为走向世界提供泛化复制
的传播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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